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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不应抱死表义之路
胡  维  德  

摘要  文字一般都由图画产生，然后丢掉图画示义的方式而改走表音之路，这是文字的必然之路也是其最终的唯一的结果。汉字虽然坚持表义直到今天，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问题将会越来越多，它的出路也只能是走世界文字共同的表音之路。表音的汉字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基础改造比较合适，能够适应任何精细丰富语言的表义需要。

关键词  汉字  表义  无奈  改造  表音  汉语拼音方案

          Chinese  characters  should  be  apt  to

     Intergrate  wit  the  international  characters
Abstract: Generally speaking, characters were originally represented by pictures and then  transformed its way of showing meanings by pictures to another one of shoking sound . This is an  inevitable path and a unique final resul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s. So far Chinese characters has still adhered to its ideograph, meeting more and more problems with development of the globolization. Chinese characters only outlet to take the common way of showing sound. It is  suitable to transform Chinese characters based on scheme for the Chinese Phonetic Alphabet,  the amount of transformed Chinese characters is so large as several millions that it can meet any  need of accurate and various use.

Keyword:  Chinese characters  Justice of the form   Helpless  Transformation  Sound of the form    Scheme for the Chinese  Phonetic  Alphabet
任何事物都有自身规律并为此规律所支配，文字也不例外。文字是社会的需要，是记录、传递信息和传承文明的工具，除了能够装载意义（概念）外，还要简单易学、书写快捷，这样才能够适应语言和社会的要求，成为合格的语言文字。否则就没有存在的理由，而应该消失。

一．汉字对文字要求的不适应性
1．表义文字的无奈
世界上的文字大都起源于图画，然后有的继承图画的象形性成为表义文字，有的转向表音。此后表音文字生机勃勃，而表义文字则日暮途穷。如古埃及文字，西亚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古代苏美尔文字，原始埃及文字，克里特文字等表义文字很快失去其使用价值变得不可释读，有的被外来文字代替，有的被迫变成表音文字，唯一幸存下来的表义文字只有汉字。
表义文字的特点是将概念以“图画”方式表现出来，然后经过反复多次的使用建立起固定的形义联系。但这正是它的致命弱点，也给自己预置了无法逾越的障碍，因为概念有多样性，不说抽象和半抽象的概念，即使是具体的事物具体的动作，也难以图画表示。以形示义的文字，形画得越具体形象，所表示的意思越显明，越易为人理解，但这就不是写字而是绘画了，这样就会大大降低文字记载和传递信息的速度，不适应语言和社会的需要，更何况我们也没有理由必定要人在使用文字之前先得成为画家。真正意义上的表义文字应该让人看见字形就能准确地明了字义，就此而言恐怕任何民族任何文字都难做到。象形文字从一开始就不能很好地指示字义：如[image: image1.bmp]（日）怎么就是太阳而不是盘子或别的东西，[image: image2.bmp]（马）又有几分像……？可见汉字从开始的时侯就是将不大象形的形体同具体的概念固定在一起，就具有符号性的。
2． 表义文字在逐渐投靠表音文字，向表音文字乞灵
汉字从图画文字开始时就在回避形体表义的问题。甲骨文的412个基础构件中表形的有356个，表义的有125个，标示功能的18个，示音的113个，这说明甲骨文就已经脱离了单纯的据物像形，以便将“刃”这样无法直绘其形的意义记录下来，随后“构件功能便从表形为主逐步发展到以表义、示音为主”。 eq \o\a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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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书”中最能显示字义的是象形字，其余的造字方式都是因为无法以形表义而产生的。象形字在产生不久就因为难“像”下去（即不适合语言和社会的要求）而产生了指事字和会义字，这样就使文字的表义性差了一等，如刃（[image: image3.bmp]）、本（[image: image4.bmp]）、腋（[image: image5.bmp]）从([image: image6.bmp])、渔（[image: image7.bmp]）、盥（[image: image8.bmp]）等，而用字上则依靠以音表义的假借字。（殷代的甲骨文中假借字已经占了74%左右）这种尴尬的情况到了西周以后有了极大改变：形声字成为主要造字方法（
形声字在甲骨文中占20%左右，到秦国的小篆已经达到90%），但是它的表义性又差了一等。（从另一方面来说即是以音表义性增加了）由于构件的形体与物象差距过大，它们在独立运用时已不再通过形体的象“物”性来表达词义，而是成为词义的载体符号，在参构它字时也是依靠独用时所记录的词义来体现构意，如“日”参构的晴、晒、晚等字只知与日相关，至于其确切的意思是看不到的，因此只能由字的义符去猜想。总之，任何文字由图画变成笔画的组合后，字的形体都是没办法显示其含义的。如[image: image9.bmp]变成“火”时，我们只能看到火是由那些笔画和各放在什么位置结构出这一形体，而这一形体只是作为符号来与某个意思相关联的，比如水和火，如果不是父母或老师告诉我们的话，谁都难看出它到底像什么并确定它究竟表示什么意思而将它与所指的概念联系起来。其实我们在看到这些字时，差不多已不大关注其形体，而是将shuǐ、huǒ的音和它所指的概念相联系了。今天香港、新加坡等华人较多的地方，他们都喜欢并且采用简化字（不是由政府以行政手段来推行的），这实际上就是将汉字作为符号看待而和它所指的意思相联系的。
二．汉字表义的状况
（一）表义汉字的艰难
汉字在发展过程中它的表义性在逐步降低，一直朝着记号文字的方向发展。唐兰先生在40年代就指出：“图画文字和记号文字本是衔接起来的，图画演化得过于简单，就只是一个记号”而且“估计在不久的将来，含有记号的字很可能赶超义音字，成为汉字的主流”②真正表义的文字在今天几乎为零，这除了造字时就不能很好地表义外还有以下几点原因：

1． “六书”降低了汉字的表义性。前面说过“以形示义”是任何民族都难做到的，汉字也因做不到这一点而产生了如指示、会义等造字方式。在许慎《说文解字》的9353个字中象形字只有393个（其中还包括指示字）；有1260个会义字； 7700个形声字，占82%。清代《康熙字典》49630个字中形声字占90%。汉字由象形开始不久就转变方向到今天被形声字挤到一角正说明了表义文字是不适应社会和语言要求的。
2．汉字的笔画降低了其表义性。如“兵”的篆文是[image: image10.bmp]，像双手持斧，故有打仗、战争、士兵等义，笔势化后写成“兵”就看不出了。“腰”的篆文写成
[image: image11.wmf] 

，像双手叉腰，笔势画后成为“要”就看不出了。“步”甲骨文作[image: image12.bmp]，像两脚走路，笔画后也看不出了。古代造字时是“随体诘曲”的，因此能看出造字意图，可是一经笔势化，显示字义的“体”就丢失了，这正如阿克当阿在《说文大字典》序中所说“程邈变篆为隶，古义渐淹”。许慎的《说文解字》正是为了帮助人们看到文字的古义（造字意图，即字的本义）而编写的。
3．用字的假借降低了文字的表义性。古代在没有为某义造字和虽有字而不用的时候，常借别的字来表示。如“其”造字时画得像簸箕（[image: image13.bmp]），后来借作代词表示“另外”、“其它”等义，原本像形的义符就变成了表音符号，只能够指示箕的字音了。健康的康以米糠的（康）表示也是这种情况。今天汉字简化也有假借它字的，如“義”​指自己的威仪道德行为是合宜的美好的（
義字中的“羊”通“祥”，是“善”的意思），后来借它的俗字（义）简化就看不出了。今天口语“帅呆了”的“呆”表示“厉害”或“很”的意思也属于这种情况。
4．外来词的吸收降低了汉字的表义性。外来词的吸收有音译的，如英特纳雄耐尔、的士、麦当劳等，它表示什么样的意思是无法从字面上看出来的；有兼顾义译的，所用字也不能显示意思，如“沙发”，怎么能由这两个字引起人对坐具的关联？肯德基也不能让人想到油炸的鸡，再如“磅”是重量单位，“马达”是发电机等也都如此。现在外来词语以原形或原形与汉字结合的方式加入汉语行列的也不在少数，并且很可能以强劲的攻势盖过音译词而成为外来词（含缩略形式）的主流，如APEC、 Internet、 E--mail、 AD钙奶、VC果冻爽、考TOFEL、 VCD 、IC 、KTV包房等。这些都是由于来不及造字或无法以汉字直接表义的结果，它们大量地出现在中国的广告、牌匾、文章、语言中，并且已经为人们理解和认可，越来越多地承担起汉语信息的传递任务。有人做过统计：《羊城晚报》2000年12月15日——2001年1月14日文章中外来词共出现5016次，平均每天高达161．8次，现在出现频率还在逐渐增加。今天官方权威语言著作机构也在默认这一事实。如89年版《词海》收录的汉字和字母并用的混合词有97条，比1979年净增44%，《现代汉语词典》（96年版）39条外来词中除19条为混合词外，有20条为纯供形词。表音外来词之所以能够加入汉语词行列，是因为它符合语言的规则：语言需要性原则、意义明确性原则和使用普遍性原则，能够简便而有效地发挥文字功用。
5．汉字的简化降低了其表义性。甲骨文和金文就已经有了简化的汉字（狩：[image: image14.bmp]——[image: image15.bmp]；采：[image: image16.bmp]——[image: image17.bmp]），以后历代也都对汉字进行过简化。如“围”（[image: image18.bmp]）原来是在城的四周画上四只脚，能够看出笔意，简化后写成 [image: image19.bmp]（城外两只脚）就不容易看出了，笔式化写成“围”，就看不出笔意了。再如“集”本是三只鸟聚在一棵树上[image: image20.bmp]，简化后只有一只鸟（隹），就看不出来了。李斯作《仓颉篇》是据史籀的大篆省改的，程邈又删减大篆而成隶书，这些简化在古代就已经降低了汉字的表义性，清末陆费逵提倡汉字简化以来，汉字简化的速度更快范围更广了。不论是由符号代替原字一部分（如：壽──寿、豐──丰、漢——汉）或者是同音假借（如：穀——谷、 醜——丑  、後——后）又或者是全部改造及其它办法（如：靈——灵，異——异、 雜——杂、  體——体、 萬——万）简化所产生的结果都使汉字进一步丧失了原有的表义性。
6．社会的发展使得汉字失去表义性。社会的发展使得汉字失去表义性是历史的必然，古人制造东西所用材料都是自然的，所以古代的事物名都是木字旁或石字旁，但是今天人们发明了多样物质，制作机器的材料种类已经多样化，而表示这一概念的文字还用木字旁或石字旁，就非但不能使人见字知义，还会给今人的学习增加疑惑和错记错写字形，比如机器的“机”字（现在人人们已经很难看到木制的纺车、木马流车等事物了）。有的只能显示文字表示的全部意思的一部分，如桌子的“桌”，虽然用“木”来指示字义，但是它实际上只能够指示这类事物中的一小类，因为今天有了铁和塑料等材料制作的桌子。另外，新事物新概念的出现要求有新的词语，因为来不及造字便借用它字表示，这样的字词与它所指代的“事物”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因此也不能够表义，如：“酷毕了”的“酷”被临时附加了美、帅、时髦等义。严格意义上的表义汉字是没有的，广义的表义汉字也已经所剩无几了，并且还将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得不能够表义，这种情况很多，此不赘举。

7．汉字笔画形态的变化和结构的调整使汉字失去了表义性。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秦代的由篆变隶。第一是笔势的由圆变方，如：[image: image21.bmp]——女、[image: image22.bmp]——末；第二是结构形态的改变，如：[image: image23.bmp]（从）、[image: image24.bmp]（背）、[image: image25.bmp]（卧）、[image: image26.bmp]（危）、[image: image27.bmp]（监）等字的单人旁变成了人、卜、ク、丬 、这些不同的形体；而[image: image28.bmp]（兵） 、[image: image29.bmp]（弄） 、[image: image30.bmp]（丞）、[image: image31.bmp]（奂）等字中的同一个形体（[image: image32.bmp]）则变成了不同的形体（[image: image33.bmp]、廾、大、[image: image34.bmp]）。今天汉字的规范和调整同样使汉字失去其表义性：如新造的“野”字就没有原先会义的“[image: image35.bmp]”字易于看出字义，“[image: image36.bmp]”字改写成“灵”就不能看出“巫开口让老天下雨”的“灵”来了。简省的“妇”字就没有原来的“婦”字容易看出笔意，“豐”简省为“丰”和“開”简省为“开”也都如此。
（二）汉字的问题

任何事物都有自己发生发展的规律并为此规律所支配，文字理所当然也要按照文字的规律发生发展。文字是有声语言的外化形态和载体，是事物和语言的符号，其最直接而简便的方式是以音表义，这也是所有文字必须遵循的规律。汉字违反了这一规律，因此带来许多问题并且将越来越严重，以至无法以局部的改良来补救，最终就像苏联学者伊斯特林所说“从长远看，所有不同类型的文字中，大概汉字有消失的可能”。（《文字的产生和发展》）今天汉字发展中的多元化的趋势正在证实这一点。

1．汉字字形会诱导人错会字义，成为知字义的包袱

过多地依赖汉字的形体将会导致错会错解汉字。如： [image: image37.bmp]（火、山）原本就是一形两义，即使不是一形两义也难看出是火还是山。[image: image38.bmp]（[image: image39.bmp]）也难看出是虫子还是什么东西，而笔势化后的“日”更会让人想到玻璃窗，“大”容易让人联想到伸展开四肢的人。这一点早就为人们注意到了，这正如文字学家钱玄同在《文字革命》（汉语月刊1963年6月）中说到的：“四方的太阳（日），长方的月亮（月），四条腿的鸟（鳥），一只角的牛（[image: image40.bmp]），象形字不象形了；（[image: image41.bmp] ）字作宁，（ [image: image42.bmp]）字作叕，指示字不知所指何事了；[image: image43.bmp]字作老，会义字不知会合几个什么字了，書字作书，[image: image44.bmp]字作寺，[image: image45.bmp] 字作布，[image: image46.bmp]字作急，形声字的音符看不出了。自从假借方法的产生，固有的文字早已作为表音的记号，那原形中间无论有没有‘精义’，在应用上是丝毫无关的了”。可见希望通过汉字的“图示性”来联想和了解字义早就行不通了，汉字的形体是一个“多余人”，成了学习的包袱。

2．汉字笔画和形体繁杂，难学、难记、难书写

第一，笔画繁多结构复杂，不便书写。表义文字从一开始就遇到了两难问题：表义文字要求以形示义，因此表义文字的笔画就较多（笔画少了事物表现不具体），而文字记写功能的要求却是简便快捷，笔画多了达不到要求，直到今天汉字也没能够解决好这一矛盾。汉字非但没能解决以形示义的问题，反而把文字的笔画和形体弄得既多又复杂并且难于书写，加重了学习的负担。汉字简化以后它的笔画也还是相当多的，常用汉字的平均笔画为11．2笔。如鱼字简到今天还有11笔：[image: image47.bmp]  [image: image48.bmp] [image: image49.bmp] [image: image50.bmp] [image: image51.bmp] [image: image52.bmp] 。拿《康熙字典》来说，五笔以下的部首只有118个，以其组合出的文字笔画数就更多了。另外，汉字笔画方向的多样性也给学习和书写（还不考虑连写）造成困难，它在组合结构上又有位置、比例等几十种不同。以上这些都需要死死地记住，否则就会写错字或写的不成字。如果以拉丁字母造成汉语的音节文字的话就不会出现以上问题，也能够从左至右地快速书写。

第二，汉字形体差别细微，极易出错。汉字的出错有多种原因：汉字是一字一体，7万多汉字就有7万多个形体，另外汉字笔画的长短、连断和穿插等差别也很细微。如：已  己  巳；王 干 土 工 士等，稍不留意就会写错。

第三，异体字多。先看“室”的异体字：[image: image53.bmp] [image: image54.bmp]  [image: image55.bmp] [image: image56.bmp]  [image: image57.bmp]  [image: image58.bmp] [image: image59.bmp] [image: image60.bmp] [image: image61.bmp]（见蒋善国的《中国文字之原始及其构造》商务印书馆·1953年）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异体字呢？这是表义汉字自身所带的问题：表义的要求是以形示义，而实际上又不可能将文字画得跟事物一模一样，而且也没有谁去规定某一个事物要怎样描画记写，因此大家在书写时就会凭着自己的感觉和认识来描画记写事物，这样就有了表示同一事物的不同的文字形体。同一个字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甚至同一国家地区都会有不同的形体。如“马”字就有十几种写法：[image: image62.bmp] [image: image63.bmp]（西周正体）[image: image64.bmp]（秦国）[image: image65.bmp]（楚国）[image: image66.bmp] [image: image67.bmp] [image: image68.bmp]（齐国）[image: image69.bmp]（燕国）[image: image70.bmp] [image: image71.bmp] [image: image72.bmp]（晋国）[image: image73.bmp] [image: image74.bmp]（中山国）。虽然历代都做了文字规范工作（如整理异体字、减少文字数量等），但是这样的问题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如人的性格的“gěngzhí”，你写作“梗直”，他写作“耿直”，我又写作“鲠直”。如果将“gěng”作为一个字看的话，它们就是异体字。（现代汉语词典将它们三个都收了进去）

3．汉字不利于扫盲

从扫除文盲看，我国小学6年，主要是以识字扫除文盲为主，而使用拼音文字的国家一般只要4年。（我国新疆以维吾尔拼音教汉字的小学语文课本大约也是4年）扫除一个社会文盲，我国得用500小时，而朝鲜只用100小时。我国山东、山西、江苏等省以拼音来注音识字的扫盲在短期内即取得较好成效，80年代的黑龙江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成功等都是汉语拼音发挥了充分的作用。我国从解放后就在进行社会文盲的扫除工作，但是直到1982年文盲人数仍占总人数的23．5%。就是今天，仍有许多事实文盲，（有许多是扫盲后退回到文盲或半文盲的）这是汉字的难学难用造成的，也是我国文盲率居高不下甚至超过少数不发达国家的原因。

4．汉字不利于国内各民族间的交流和国家之间的交流。

从推广普通话看，汉字的80%—90%是形声字，但是它们的表音率只有23．9%。由于汉字的形体不能显示字音和字调，因此同一个字各地区人容易以其方音或者凭感觉读成不同的字音或字调。如“琼”，有人读为qióng，有人读为jīng， 有人读为jīn 。（拼音文字的，如英语由于字母确定了音节的读音和重音的标示，就不会有此问题）因此，尽管普通话的推广已有半个世纪，但是各种方言仍然自据一方，与普通话抗衡。如果汉字由表义改成表音的话，对于减少方言推广普通话是极为有力的，对于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也是极为有利的（不考虑有声语言的交流，单从文字交流上讲）。除了做翻译的和少数人外，国际上掌握汉语拼音的人比掌握汉字的人多得多，真正能够利用汉字进行书面交流的只是少数。像“大山”那样已经在中国生活了多年的，他们的交流主要还是通过口语进行的。多年来，现代汉语拼音方案不但是中国的国家标准方案，而且是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处理中文文件的标准方案，（美国政府、美国国会图书馆和许多科研教育机构，也把现代汉语拼音方案作为管理中文文献的标准方案）国际标准化组织的这一决定可以说是承认了中国不成熟的拼音文字的作用和地位，由此也可以看出表义的汉字是违反了以音表义的根本规律而不受欢迎。这正如毛主席在1956年1月20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所说的“我们汉字在这方面实在比不上”。由于汉字实质上成了音节符号，而表示音节的同音字又有许多，故音译外来词时就会不统一，各民族或各方言的人就会各以某些字来记写。如“马克思”，最开始时有写作“马科斯”的，经过了长期的约定俗成后才以“马克思”来记写。Suez（运河）开始时有译作“苏伊士”的，又有译作“苏彝士”的。就本国民族和地区间的交流来说，也时常出现问题。如江浙方言的“尴尬”(已经成为普通话的正式词语)，由于无法以形表义而造成了这样的字形，既不能显示字义又时常引人错读成jiānjiè ，如果用拼音表示就不会有此尴尬情形出现。这样的例子还有“旮旯”、“孑孓”等。

5．汉语在信息技术上的不适应

香港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国际经贸中心，但是香港在中文和英语文的应用上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英文在电脑输入、输出和数据处理上不存在中文处理的种种困难。中文不是字母文字，双字节内码在英文软件上经常出现乱码和电子邮件传送困难的情况，原因在于这些内码与英文的 ASCII 内码不兼容。Internet 上使用中文找寻资料困难很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文不分词连写，而拼音文字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近来在中文刊物上经常出现Internet 网址一类资料，如http://www.un.org/chinese〔联合国资料中文版，国标内码〕，和ftp://members.aol.com/wengai/info〔美洲中国文字改革促进会的档案下载处，国标和大五码〕都是不能翻译的，否则就无法进取内载的中文资料。社会发展的迹象显示，日益开放的中国越来越有必要解决汉语在信息传递上与国际化的拼音文字接壤的工作。

我们已经看到了汉字的许多麻烦，另外汉字在记写口语、方言、新词和外来语时还是不能满足使用要求，还得不断地造新字。这就更使汉语难学难用了，所以有些学了十几年本民族语言的大学生在写文章时，还时常提笔忘字或是错别字连篇。外国留学生尽管口语标准流畅，但是一遇到书面语就心虚气短面露愁容。99年5月下旬，某广播电台说，一个一年级的小学生要写信给美国总统克林顿，对北约轰炸我驻南使馆表示抗议，他妈妈要代他写，他说不用代写，碰上不会写的字就用汉语拼音写。这正如《报告》所说：“近几年来在全国许多地方的小学里开展的‘注音识字，提前读写’语文教学实验，充分发挥汉语拼音的作用，寓识汉字于学习汉语之中，使语文教学中的识字、阅读、说话、写作训练同步进行。这对发展儿童语言能力、提高儿童读写水平、早期开发儿童智力有明显的作用。”③汉语拼音应该是能够给为汉字而苦恼的人以希望的。

（三）汉字的出路

世界文字的发展历史和汉字的发展演变的历史都充分地说明了一点：文字的优劣不在其表音还是表义，而在于它的功用的发挥，能够发挥功用的就有存在的价值。这正如周恩来总理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所说：“文字总是要变的，汉字过去的变化就可以证明”。（1958年1月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报告会上的报告）我们必须正视现实，而不能因为某种传统或习惯就咬定青山不放松。另外，从文字与语言的关系讲，没有语言，没有交际也就不需要文字，这就是说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表音文字正是从这关键处出发，做到了音义的统一，使人听音知义，也使视觉的语言（文字）和听觉的语言取得了一致。表义文字虽然试图从文字的根本（义）入手，但是由于字体表义的不确定性（朦胧或不可见，不包括非表义的），也就决定了它不可能真正地表义。汉字形体非但不能发挥其表义之利，反而有增加书写记忆字形之弊。字音上，“声旁的表声能力只有23．9%的有效率”，（周有光《现代汉字中声旁的表音功能问题》）基本上失去了应有的以音示义的作用，还得靠汉语拼音来给它注音。一种文字既不能充分表义，又不能很好地显示字音，则我们就没有理由一定要将这不健全的语言工具再长期地使用下去。虽然汉字在其发展中不断地进行着改革，计算机文字录入等技术难题也大多得到了解决，国家也在做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的工作，但这些都是一些“补救”性地调整而不是根本性地改变，并没有朝着文字应有的以音表义的方向走，因此它的问题也就得不到根本的解决而最终还将被淘汰。
香港和新加坡华人都愿意丢掉表义的汉字而采用英语，在使用汉字时，也都采用简化字。（其实是将汉字作为符号与其意义联系，并不是坚持汉字的表义之路）人们这样青睐表音文字，就是因为表音文字有表义文字不具有的优势——音义直接结合，丢掉中间起不到真正表义作用的字形这一多余的“包袱”，就可以加快书写、打字、收发信息、编排和检索的速度。1925年东北四洮铁路创办用拼音打电报稿以来一直沿用到电话的普及才结束它的历史使命；有了注音字母和汉语拼音字母以后，字典、词典和其它大型书籍的排序和使用者的检索基本上首选它；信息社会的今天，人们在文字的功用上更加看重其简便和快捷，如网上兴起的QQ语言符号、简化语言（如用“麦”代表耳机）和以数字表示汉字的意思（如用886表示“拜拜喽”等）……。我国对文字的选择和使用的这些事实都说明了表音文字的先进性，因为文字只是语言意义的符号和载体，它本身是否能够显示意义是无关紧要的，只要听读的人能够由符号的音或形知道它所承载的意思就可以了。

汉民族完全可以丢掉也应该丢掉汉字的表义之路而走表音之路。汉字的问题是与生俱来的：周朝就已经提出了正字的要求，秦代的“书同文”就是历史上最大的汉字改革，以后的各代都有汉字的简化现象。秦代李斯写《仓颉》时，用字有以前大篆的，也有由大篆省改的。因为由篆变隶而使汉字的表义性降低或丧失，到了汉宣帝时有些古字人们已经不知道它的意思了，汉宣帝便征求齐国能识古字的人，让张敞跟他学习。以后的人虽然知道了字义，但字义并不是由字的形体直接显示出来而被人了解的，有人甚至以为古字是“好奇者之向壁虚造”的，这就是说从那时起人们已经不顾字形示义而习惯于将字形作为符号看待去与某概念对应识记了，从另一方面讲也就是字形和字义的关系已经被忽视而
字形和字义的关系已经得到了人们的重视（也许那时还不是主要的明字义之路）。1892年，中国清政府就开始尝试用拼音为中国文字建立一套拼音字母系统，20年代和30年代，中国科学界提出了采用罗马拼音文字方法跟汉字结合使用的主张和具体措施，后来，文学家茅盾等人提出了拼音和汉字并用的“双文制”的主张，鲁迅、巴金、赵元任、曹禺、郭沫若、老舍、戴望舒、林语堂、周有光、王均、吕叔湘等等许多世界著名的中国文学家和学者，都给予了坚决支持。在延安时代，毛泽东等领导人一直关心文字改革工作并给予大力支持。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召开了拥护拉丁化新文字大会，宣布边区政府在法律上给予新文字合法地位，让大众有使用“双文制”的自由选择权。以上这些都反映了人们对文字的正确认识。过去的中文实际上成为朝鲜、日本和越南采用的国际语文，至于满族和蒙古族就更不用说了。但是像拉丁文一样，在历史的长河里，中文逐渐为崛起的日本、朝鲜和越南平民语文所取代：日本在7 世纪就发展了他们自己的音节字母表，现在的日文使用的汉字已经限制为稍多于1800 字；朝鲜人在15世纪制定了自己的字母表，到了20 世纪开始广泛地使用，特别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他们就开始大量减少使用汉字（南朝鲜）或完全取消使用汉字（北朝鲜），这使得他们在人口尽管膨胀得很快的期间里仍然能够达到很高的识字率；从17世纪开始罗马化的越南文字系统发展起来，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末（1945年）罗马化的越南文在胡志明（阮爱国）的领导下成为正式书写方式，越南人在日常生活中完全放弃了汉字。以上这些都说明表义汉字不符合文字的发展规律，所以被人抛弃。从汉字的发展历史来看：形声字自其产生即成主角（字量迅猛增长、今天新造的字基本上全部是形声字），而后字体的发展和变化，假借方法的运用都说明了汉字表义的艰难和需要拼音化的要求。毛主席早在1951年即指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这是极有预见性的。

三．汉字如何走表音之路
汉字问题既久且多，如见形难知其义，外来词没有形义关系可寻，承继沿用古代假借的字没有相关的知识不能够看出字义，笔画和字体繁多，笔画的连断、结构的繁杂等等，这些既增加了识记的难度，又影响了书写的速度。（1952年公布的2000个常用字平均笔画11．2笔，假如改作汉语拼音的话，连调号一个字最多7笔）。从《新华字典》开头的《汉语拼音音节索引》所列的415个音节看，6个字母的只有3个，5个字母的只有25个，每个音节的平均字母数只有3个。《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后，国家收到群众来信四五千封，其中赞成的百分之占九十几，可见人心所向。1995年7月“中国中文信息学术会议暨云南省文字信息处理学术会议”发表的《关于语文技术工作的昆明宣言》认为有必要将汉语拼音进一步发展为拼音文字。汉字的自身情况、使用中出现的问题或世界文字的发展历史都暗示或表明了一点，那就是：汉字不宜死抱表义之路，而应当走世界的表音文字之路。
汉字的表音之路怎样走？是移用、借鉴已有的，是另创一套表音符号，还是利用现有的汉语拼音方案加以改造，都可以考虑。1977年国务院重申汉语拼音“是我国拼音化的基础”当今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在纪念《汉语拼音方案》公布25周年座谈会上也说“我个人认为，可以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音文字的基础”。这样的看法是考虑了现有文字的使用情况和习惯，也考虑了文字改造的难度和使用的不间断性，因此用现行汉语拼音方案加以改造较为合适。原因如下：首先，“方案”实行了半个多世纪，已经为人们熟悉并掌握，“有深厚的历史、群众基础，是科学实用的方案”。④二是“方案”使用的是拉丁字母，既标音细致、准确、便利，又易与国际接轨（国际上使用拉丁字母或以其为基本材料而构造出语言文字的民族人口最多）。三是“方案”简单好掌握。26个字母即能够表示汉语的声、韵、音节（汉语的字或词）和大小音段（词、短语、句子、语段、段落等）。那么此设想的实际结果会怎样呢？我以为由它能够构造出比较完备精细的表音系统，达到语言交际的功能要求。第一够用：汉语声韵配合能够产生400个音节，加上四声和轻声就有1600——2000个音节，这等于有了金木水火土等基本字或语素，如果再借鉴外语的格、性、体等，词量又会几倍几十倍地增加，绝不会比今天的《汉语大词典》的7万条少，这对任何丰富精细的语言来讲都是可以满足要求的。而这些单音节的字（有的是词）相互组合就可以产生无数个双音节词和多音节词或短语。第二清楚准确：交际是以句的形式进行的，虽然句是由字和词构出而字词又有多义性，但是字和词进入句以后，它的意思是确定的，一般不会有歧义。因为汉语音节的连接已经固定化并且为人们所熟知。如mù（木、目等），双音化变成mùtóu  mùchái  ěrmù  mùdì等后, 与mù 结合的那个音节就产生了区别词义的作用。这些字或语素如果放置在句中，加上语言环境的限制，意思就更清楚而具体了，如：shùmù  shì  dìqiú  de  wàiyī。  ěrmù  tài  duō 。同音同调的词，据研究它的出现比例小（不足13．2%），也容易根据句子的语言环境区别开。如gōngji：bù  néng   jìnxíng  rénshēn   gōngjī（攻击）； tā  shā  le  yīzhī dà  gōng jī （公鸡）。如果还有同音同调字词的话，我们还可以用其它方式加以解决。非但如此，有些字还由于表义变成表音而便于区分。如“差”不放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不便说音说义，而在表音文字中chà  chā  chāi的意思便会由其形体（这里主要指声调）而分开，如果加上语言环境就更清楚了。第三无损于表义的精细：语言的精细是与词的多少、义的区别度直接相关的。如汉语表示手的动作捏、掐、拧、捺、抠等等，看到字形只知道它与手相关，至于哪个字表示怎样的动作是不清楚的，而在口说时人们却能够理解，因为人们主要是将音和义进行联系的。改造“方案”代替笔画的汉字后，所改变的只是字的“材料”（笔画变字母）和形体，并不会影响它的表义，古代假借字既说明了这一问题；现代也有这种情况。如“马”，用在“马克思”里只是一个音节符号。既然用汉字作音节符号可以，那么以字母代替笔画表示汉字的音节也就可行，同时也不会妨害语言的法则。据说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基础改造的汉语音节文字在词的连写规则、同音词、区别词的定型化等问题的研究工作上正在开展并且已经有了进展，这是令人十分高兴的事，希望中国的文字能够早日走向拼音化。

附注：表格中的数据分别取自罗卫东《春秋金文构形系统》（博士论文）、李运富《楚国简帛文字构形系统研究》（岳麓书社1997年版）、齐元涛《〈说文〉小篆构形系统相关数据的计算机调查》 （〈〈古汉语研究〉〉1996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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